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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语言模型的发展深刻重塑语言学研究范式。立足于语言学学科本位，本文梳理近十五年大语言模型由

词嵌入、Transformer架构到生成式爆发的演进脉络，从语言本体与应用层面考察其在语义、句法、语

用、语言教育、机器翻译、语料库语言学中的应用图景。研究表明，现有交叉研究多侧重技术测评，普

遍将模型视作单纯工具，忽视二者双向互动。当前研究存在模型本身语言学缺陷突出、重工具轻理论、

传统理论解释力遭遇挑战、方法论困惑与语言治理风险并存等问题。据此，本文提出推动理论双向融合、

推进汉语及低资源语言本土化、构建人机协同研究范式、完善语言伦理治理的优化路径。语言学应当主

动适配数据驱动范式，在技术与人文交叉地带实现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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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has profoundly reshaped the research paradigms in lin-
guistics. Grounded in the disciplinary framework of linguistics, this paper traces the evolutionary tra-
jectory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over the past fifteen years—spanning from word embeddings and 
the Transformer architecture to their generative surge—and examines their applications across the 
domains of linguistic ontology and practice, including semantics, syntax, pragmatics, language educa-
tion, machine translation, and corpus linguistic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much of the current interdis-
ciplinary research focuses primarily on technical evaluation, often treating language models as mere 
tools while overlooking the bidirecti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models and linguistic theory. Current 
research faces several challenges: prominent linguistic limitations within the models themselves, an 
overemphasis on tools at the expense of theory, the declining explanatory power of traditional lin-
guistic theories, and the coexistence of methodological uncertainties alongside risks associated with 
language governance. In response, this paper proposes an optimal pathway to foster bidirectional in-
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dvance the localization of research approaches for Chinese and low-
resource languages, establish a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research paradigm, and enhance lan-
guage ethics governance. Linguistics should proactively adapt to data-driven paradigms and drive in-
novativ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technology and the hu-
ma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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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语言是人类核心的交际媒介，技术迭代不断重塑语言的存在形态，也持续拓展语言学的研究边界。

从文字、印刷术到广播电视、互联网，每一次媒介变革都推动语言载体、语体样态发生变迁，也促使语

言学不断更新研究工具与分析视角。人工智能自 1956 年被正式提出，历经七十年发展，大语言模型的出

现成为新的发展节点。大语言模型将人类语言转化为可运算的数据，实现语言的建模、压缩与生成，语

言由此不再局限于人际交流，更成为人机、机机交互的重要媒介。 
大语言模型依托语境嵌入形成三类语言学相关能力：向量驱动的语义相关性表征、基于概率的语言

序列预测，以及依靠困惑度完成的语言质量计量。但模型依靠统计学习完成语言输出，并不等同于真正

理解语言本身。这种全新的语言处理范式，既为语言学提供大规模量化分析的技术手段，也对传统语言

学的认识论基础、研究范式形成冲击，引发学界对语言本质、语言习得机制的重新讨论。 
当前大量研究多出自计算机与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侧重模型技术性能的评测，而立足于语言学学科

本位的系统性梳理与批判性反思仍相对匮乏。不少研究简单将大语言模型视作语言学的辅助工具，忽视

二者之间双向互动的内在关联：大语言模型既可以服务语言学研究，其涌现出的语言行为，同样可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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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检验、反思语言学理论的实验对象。基于这一现实，有必要系统厘清大语言模型与语言学之间的复杂

关系。 

1.2. 大语言模型在语言学研究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 

大语言模型的迅猛发展为语言学研究提供新工具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亟待回应的学术问题[1]。
其一，模型存在固有的语言学局限，它仅模仿人类语言行为，不具备真正的语言理解能力。从规则建模

转向概率化表征，不仅带来语义推理、常识判断的缺陷，也对经典语言学的认识论构成挑战。其二，研

究取向重工具应用，轻理论对话，多数成果仅把模型当作分析手段，缺少语言学理论层面的对话与反思，

亟须树立大数据时代下跨学科的大语言学观念。其三，传统语言学理论遭遇解释力危机，生成语法等经

典理论既难以解释大模型的语言表现，也难以从模型行为中获得理论启发。其四，范式转型衍生方法论

困惑与语言治理风险，研究从规则驱动转向数据驱动，大语言模型实验结果能否等同于人类语言认知尚

存疑问；同时还面临生成内容失真、数据版权、低资源语言被技术忽视等现实困境。 

1.3. 本文的主要贡献 

第一，梳理近十五年大语言模型从词嵌入奠基到生成式爆发的演进脉络。立足语言学学科视角，系统考

察其在语义、句法、语用、语料库、语言教育等领域的应用图景，弥补现有综述偏重技术介绍的不足。第二，

揭示大语言模型与语言学理论的双向互动关系，不只关注模型的工具效用，更探讨其带给语言学的理论启示，

呼应数据驱动范式下语言学的学科定位问题。第三，梳理当前交叉研究的争议与短板，从理论融合、汉语本

土化实践、人机协同方法论、语言治理四个维度提出优化路径，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照。 

2. 近 15 年大语言模型发展演进历程 

大语言模型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紧密衔接的阶段，其演进脉络清晰地反映了大语言模型从技术奠

基走向能力跃升的过程。 

2.1. 词嵌入奠基期(2011~2016, Word-2-Vec) 

2013 年，Mikolov 团队提出 Word-2-Vec 模型，将词语映射为连续向量，实现词语向量化[2]。此阶段

核心在于使机器具备基本的语义理解能力。以 Word-2-Vec 为代表的词嵌入技术将词语转换为稠密的数值

向量，使计算机得以捕捉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联，为后续神经网络语言模型奠定了基础。此外 CBOW 
(Continuous Bag of Words)和 Skip-gram 模型使用神经网络成功地建模了词与上下文之间的关系，前者用

上下文预测目标词，后者则用目标词预测上下文。 
与此同时，循环神经网络及其变体 LSTM 被广泛用于序列数据处理，但在长文本建模和并行计算效

率方面仍存在明显瓶颈。直到 2017 年，预训练的 Transformer 架构被提出并逐渐成为主流，其自注意力

机制不仅有效解决了长距离依赖问题，更支持并行训练，大幅提升了模型效率。 

2.2. 预训练双向编码器时代(2017~2019, Transformer/BERT) 

2017 年，Transformer 架构的提出成为大语言模型发展史上的里程碑[3]。其自注意力机制有效突破了

传统递归神经网络在长距离依赖建模和并行计算方面的瓶颈，为后续大规模语言模型的涌现奠定了统一

的架构基础。以此为契机，预训练与微调相结合的范式迅速成为主流。2018 年，GPT-1 与 BERT 相继问

世，二者在海量无标注文本上进行预训练，再针对下游任务微调，效果显著优于传统方法。在技术路线

上，GPT 系列采用 Transformer 解码器，以自回归方式进行单向语言建模，天然擅长文本生成；而 BERT
则利用 Transformer 编码器，通过掩码语言模型实现双向上下文理解，在自然语言理解类任务上表现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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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GPT-2 以 15 亿参数量展现了强大的零样本学习能力，展示了规模扩展的巨大潜力[4]。 
然而，大模型的快速发展也引发了学界的深层反思与激烈争议。2021 年，Bender 等学者提出“随机

鹦鹉论”[5]，指出大模型仅通过统计规律模仿语言的表面形式，并未真正获得语义理解和逻辑推理能力。

长期以来以乔姆斯基理论为代表的规则导向语言观，即语言能力根植于先天的普遍语法，在大语言模型

凭借海量数据训练所涌现出的惊人语言生成能力面前，其解释能力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 
计算语言学领域由此出现了统计模型与规则系统之间的路线之争，语言学研究从规则驱动逐步转向

数据驱动。面对这一范式转移，语言学家被迫重新审视自身的角色定位：或回归语言本体理论的深耕，

或在规则与数据的结合路径中寻求新的突破。 

2.3. 生成式大模型爆发期(2020~2026, ChatGPT/国产大模型) 

2020 年，GPT-3 以 1750 亿参数量震惊学界，其核心贡献在于验证了“规模定律”，即参数、数据和

算力的同步提升能够在少样本乃至零样本场景下显著增强模型的泛化能力，大语言模型由此从学术研究

走向大规模产业应用。2022 年 11 月，ChatGPT 的横空出世则成为这一阶段的标志性转折点，该模型基

于 GPT-3.5，借助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技术实现了模型输出与人类意图的有效对齐，极大地提升了对

话的自然度与实用性，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热潮。笔者以“大语言模型”为关键词进行

检索，结果显示以大语言模型为主题的相关研究自 2022 年以来急剧飙升。 
纵观大语言模型的发展历程，从词向量表征到 Transformer 架构革新，从预训练范式确立到大规模生

成式模型落地应用，每一次技术跃升都建立在前期积累之上。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演进过程始终伴随着

语言学理论的参与和反思，从 Word-2-Vec 对分布式语义学原理的实践，到 Transformer 对句法结构建模

能力的突破，再到 ChatGPT 对语言能力是否必须预设先天模块的拷问，语言学理论既是模型发展的参照

系，也是模型冲击的承受者。 

3. 大语言模型在语言学研究中的应用图景 

传统语言学研究依赖田野调查和有限规模的语料分析，而大语言模型的出现使研究者得以在大规模

自然语言数据上实现对语言结构、使用与认知的系统性量化分析。本文主要从语言本体及语言应用两个

层面进行分析。 

3.1. 语言本体层面 

3.1.1. 语义研究 
语义研究关注语言的意义表征与理解机制，大语言模型为此提供了从静态到动态、从分布式到语境

化的分析范式。在词义表征方面，早期 Word-2-Vec 等静态词向量模型实现了词义的分布式数值表达，使

得语义相似度可计算化。而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的动态词向量则进一步使词义表征随具体语境动态变

化，为语境义研究提供了直接的技术支持。在语义消歧方面，大语言模型凭借深层上下文建模能力，在

多义词义项判别、指称关系分辨等任务中表现优异。隐喻识别是另一活跃方向，大语言模型能够捕捉源

域与目标域之间的概念映射关系，在隐喻表达识别与隐喻类型分类中取得较传统方法更优的效果。 
现有语义研究的贡献在于将语义分析从理论推演推向可计算、可验证的实证层面，分布式语义学原

理在大语言模型中的成功应用为语义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基础。然而多数研究聚焦于大语言模型在特

定语义任务上的表现评估，而缺乏对评估结果的理论解释[6]。此外，对汉语特殊语义现象，如量词搭配、

主观性副词、离合词用法等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现有评估框架多基于英语设计，是否适用于汉语的类

型学特征有待检验。最后，大语言模型在语义理解和常识推理方面表现优秀，但经典的“图灵测试”难

以识别欺骗和回避等作弊手段。这表明现有语义能力评估方法本身存在局限性，亟需建立更严谨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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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评估框架。 

3.1.2. 句法研究 
句法研究领域呈现语言学理论与大语言模型双向互动格局。一方面，理论语言学为考察模型句法能

力提供概念参照框架。胡旭辉(2024)立足生成语言学的语言生物官能理论构建修正版语言模型，探究在普

遍语法作用下，句法特征与功能结构实现句法系统内化的内在机制[7]。另一方面，依存语法具备较强普

适性与计算适配优势，本就广泛应用于自然语言处理，大语言模型进一步挖掘了依存语法在计算分析层

面的应用潜力。 
从工具价值看，大语言模型为句法探测、依存解析、语法合法性判别开辟新研究路径。Hewitt (2019)

等学者借助探针任务，检验模型内部是否建构层级化句法树表征，测试其对主谓一致、时态呼应、嵌套

结构等句法规则的掌握水平[8]。已有研究证实，大语言模型参数空间存储大量句法信息，句法感知能力

伴随模型规模扩张不断提升。同时，模型能够输出语句语法可接受度量化评分，为低频合法边缘句式、

语法异常结构提供量化研判依据[9]。 
但当前研究仍存在显著局限。第一，探针任务的设计高度依托研究者的句法理论认知，不同研究的

实验方案差异显著，造成研究结论难以横向比对。第二，尽管学界普遍认可模型内部编码句法信息，但

模型究竟习得了抽象句法规则，抑或只是捕捉表层词语统计共现关系，这一核心争议尚未形成共识。第

三，汉语句法专题研究较为薄弱，“把”字句、“被”字句、兼语句等构式在模型内部的表征逻辑与处理

机制，仍缺少系统性考察。 

3.1.3. 语用与话语研究 
语用学关注语言在具体语境中的使用与理解，人工智能与大语言模型的技术浪潮，为聚焦语言运用

能力探索的修辞学、语用学等相关学科构建了异于传统研究范式的新维度。 
在语用推理方面，研究者评估大语言模型对 Grice 合作原则的遵循程度、对会话隐含的识别能力以及

对预设触发语的敏感程度。研究表明，新一代大语言模型在语用能力方面已有显著提升，但在处理反语

和幽默等语用现象时，依然依赖于字面意义的直接理解，对复杂语境的推理能力有限。在言语行为方面，

大语言模型可对请求、承诺、威胁、道歉等不同语力类型进行自动分类与强度量化[10]。在篇章层面，大

语言模型在指代消解、话语标记识别、篇章修辞结构分析等任务中表现良好。耿雯雯、李冰芸(2026)从网

络语用学视角对大语言模型的礼貌策略进行了专门研究，大语言模型在礼貌评价方面呈现出较高一致性，

主要依托话轮转换规则、礼貌原则及语境要素对交际行为进行综合判断，但在话语组织与解释路径上体

现出一定的语篇模式差异。在言语回应中，大语言模型以积极礼貌与消极礼貌策略为主，综合运用间接

表达、情态动词及模糊限制语等手段，有助于构建话语的积极情感取向，但对复杂语境中的非言语信息

关注相对不足[11]。与此同时，学界对大语言模型的语用能力保持审慎态度。此外，杨敏、王亚文(2023)
等学者从语言学的形式主义、功能主义和批评话语研究三个理论层次，系统探讨了 ChatGPT 在理解自然

语言意义方面所暴露的不足[12]。 
现有语用研究领域多集中于对反语、幽默等特定语用现象的评估，缺乏对语用能力的系统性、多维

度评估框架。大语言模型在跨文化语用差异方面的表现研究极为薄弱，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礼貌策略、面

子需求等语用规范在模型中的表征方式尚不清楚。耿雯雯、李冰芸(2026)虽从网络语用学视角进行了研究，

但整体而言，大语言模型语用研究的理论深度不足，多数研究停留于模型能否完成某任务的描述层面。 

3.2. 语言应用层面 

笔者以大语言模型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以中国语言文字为学科限定，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出不同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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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趋势，其中研究方向最多的为：二语习得、语言教育、机器翻译、语料库建设等，故选

取这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3.2.1. 大语言模型与语言教育 
在二语习得层面，大语言模型依托对话生成能力，可模拟可理解性输入、提供即时纠错反馈，支持

个性化会话练习、写作修改，有效降低学习者开口焦虑，拓展课堂之外的练习场景[13]。从理论对话来看，

二语习得强调人类学习依托社会互动、内隐与外显认知协同，而模型仅依靠统计拟合完成语言输出，并

不具备学习者真实的习得认知过程。现有实证研究多聚焦于写作、口语辅助练习，证实模型反馈能够提

升文本句法准确度与词汇丰富度，但多数实验为短期小样本，缺少长期追踪证据。当前研究的突出局限

在于：大语言模型完全依赖数据驱动的统计学习，而人类能将情感与现实世界背景融入学习(具身认知)，
部分研究直接将大模型作为“虚拟二语学习者”或理想教学代理，缺乏人类的社会交互与认知灵活性[14]。
此外，学习者过度依赖模型生成答案，也存在弱化自主输出能力的现实风险。 

在语言测试与评估层面，大语言模型推动自动测评从浅层句法打分走向多维质性评价，在写作、口

语的内容立意、语用得体性、篇章逻辑等维度展现出较强潜力，人机评分相关度已经接近人工评判水平

[15]。马瑞祾(2026)则指出区别于传统自动作文评分系统，大模型可输出解释性评语，不再局限于简单分

数输出。但该领域尚存显著不足：第一，模型评分稳定性易受提示词、输出随机性干扰，面对汉语学习

者的偏误类型识别偶有偏差，幻觉问题会造成误判；第二，现有评估基准大多源自英语，适配 HSK 等汉

语二语考试的专用评测框架尚不成熟；第三，不少研究只验证模型和人工分数的相关性，缺少从语言学

视角对评分逻辑的剖析，模型内部评判标准不可解释，难以满足标准化考试的信效度要求[16]。 

3.2.2. 大语言模型与机器翻译 
机器翻译[17]已进入大语言模型驱动的新发展阶段。大语言模型凭借超长上下文窗口、交互式提示调

控与多模态处理能力，整合全篇逻辑与专业背景信息，消解单句翻译中的词汇歧义。在多语言处理方面，

大语言模型在跨语言信息检索、文本分类及语义相似度计算中展现出较强的零样本迁移能力。翻译作为

融合多类非语言要素的高级人类智能活动，当前大语言模型解读复杂人文内容的能力依旧有限，对蕴含

历史内涵与文化意象的内容常做浅层化处理。此外，低资源语种翻译准确率偏低且易生成文化刻板印象，

译文知识产权、算法偏见与数据泄露等伦理问题亦不容忽视。 
现有研究仍面临以下问题：其一，对翻译质量的评估多集中于流畅度和忠实度等表层指标，缺乏对

文化传递、语体适切性等深层维度的评估；其二，浅层化处理问题虽然被识别，但调整训练数据、优化

模型架构等问题尚缺乏系统研究；其三，低资源语言的翻译问题虽然被提及，但真正针对低资源语言的

大语言模型翻译研究极为有限。 

3.2.3. 大语言模型与语料库语言学 

20 世纪后半叶兴起的语料库语言学，核心是依托计算机对大规模真实语料开展检索、统计与分析，

以此归纳语言形式的分布与使用规律。大语言模型的介入，深刻改变了语料库语言学的技术路径与方法

论基础。学者围绕翻译研究，论证了大语言模型在语义识别、深度分析、多模态处理方面的应用价值。 
技术应用层面，大语言模型可完成词性、句法成分、语义角色乃至语用信息的多层自动标注，有效

压缩人工成本，提升标注结果一致性，同时能够对海量实时文本完成智能筛选、分类与结构化存储，促

使语料库由静态封闭模式转向动态开放。但新技术也带来范式层面的深层挑战。部分研究直接将大模型

生成文本用作语料开展分析，混淆了人类真实语言事实与算法生成内容的边界。国内还面临语料库数量、

质量不足的现实困境，难以适配大语言模型的训练要求[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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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大语言模型在语料库方面的应用极大提升了语料标注的效率与一致性，为大规模、多层

语料库的建设提供了技术可能。但现有研究仍存在明显短板：一是将大模型用作语料分析工具时，缺少

充分的方法论反思；二是现有实证多集中于翻译方向，大模型在通用语料库语言学中的相关成果较为零

散，尚未形成完整体系；三是本土语料资源短板同时制约大模型迭代与语料库语言学的创新发展，是亟

待破解的现实瓶颈[19]。 

4. 现存问题及优化路径 

4.1. 现存问题 

尽管大语言模型在语言学研究的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面临一系列挑战，这些挑战限制了

它在实际应用中的有效性和可持续发展性。 
第一，模型存在固有的语言学短板，其本质依靠统计拟合模仿人类语言，并不具备真正的语言理解

能力。模型易产生幻觉，在汉语特殊构式、复杂语用推理、常识逻辑推演上存在缺陷，黑箱特性致使难

以厘清模型是习得抽象语言规则，抑或是仅捕捉表层统计共现关系。 
第二，研究存在重工具、轻理论的偏向。多数研究仅将大模型视作分析工具，缺少与语言学理论的

双向对话与反思。研究多聚焦任务性能测评，缺少从语言学学科本位出发的理论阐释；同时存在学科壁

垒，理论语言学与计算语言学对话不足，研究成果较为零散，尚未形成统一分析框架。 
第三，汉语本土化适配不足。现有评估范式多移植自英语研究，缺少面向汉语类型特征的专门设计；

高质量汉语、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语料资源供给不足，制约本土大模型迭代与汉语语言学实证研究。 
第四，方法论困惑与语言治理风险并存。部分研究混淆模型生成文本与真实自然语料边界；大语言

模型实验结果能否等同于人类语言认知仍存争议。此外，训练数据版权、低资源语言被边缘化、算法偏

见、生成内容失真等伦理问题，尚未形成语言学视角下的系统性治理方案。 

4.2. 优化路径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从理论、本土实践、研究方法、语言治理四方面，为未来大语言模型在语言学

研究方面提出优化路径。 
首先，推动语言学理论与大模型双向融合。一方面把构式语法、依存语法等理论转化为可计算约束与评

测指标；另一方面将大模型作为实验平台检验语言学假说，搭建理论语言学与计算语言学常态化交流机制。 
其次，强化汉语与低资源语言本土化建设。扩充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高质量语料库，立足汉

语无形态变化的类型特征开展模型适配，摆脱对英语研究范式的简单照搬。 
再次，构建人机协同的语言学研究范式。建立模型初加工和语言学家人工核验的研究流程，拒绝直

接将模型输出等价于语言事实；构建适配汉语现象的语言学评测指标，重视研究的可重复性与可对比性。 
最后，完善语言伦理与治理体系。推动语言学者参与大语言模型语言规范制定，围绕数据偏见检测、

语言多样性保护开展实证研究；明确大模型在语言教育、语料分析等场景的使用边界，构建全链条语言

伦理审查机制。 

5. 总结 

本文梳理了大语言模型由词嵌入奠基、Transformer 革新到生成式模型爆发的发展脉络，其实现了从

语言表征到语言生成的技术跃迁。大语言模型为语义、句法、语用、语言教育等语言学分支提供全新研

究工具，同时也对传统语言学理论形成反思与冲击。 
综合文献分析可见，现有交叉研究仍存在明显局限：多侧重技术应用而轻视理论对话，缺少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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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位的批判性考察；汉语本土化适配研究薄弱，传统语言学理论解释力遭遇范式挑战；相关伦理与语言

治理议题缺少语言学者充分参与。 
面向未来，语言学应当打破学科壁垒，推动语言学理论与大模型双向融合，推进汉语及低资源语言

本土化建设，建立人机协同的研究范式，完善语言伦理治理框架。语言学无需固守传统研究边界，应立

足人文视角把握技术变革机遇，在技术与人文的交叉场域开拓学科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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